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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枕边书一定要选择经典

编辑江亚萍 版式李 静 校对刘 洁

记者：您在“百家讲坛”栏目讲述《侠骨柔情陆放

翁》《纳兰心事有谁知》《端午时节话屈原》等，枕边

书是否也是以诗词为主？

杨雨：事实上，近几年我的枕边已经不放书了。

早年枕边常放的是《红楼梦》。这部书应该断断续续

读过十几遍了。后来有了孩子，枕边书就变成了幼

儿绘本或者故事书，例如安徒生童话之类。每晚睡

前给女儿读书成为一种常态；再后来女儿大了，可以

自己看书就不再睡前读书。

为了保护视力，我通常不会在卧室看书。近几

年音频书流行起来，我有时候会在睡前听书，比较习

惯听名家朗读的经典原著或者历史类音频书，中国

历史和世界历史类的都听。所以这些年我的枕边书

实际上是音频书。年轻时代读过一些诗词鉴赏类的

书籍，但近些年我读的诗词类书籍除了原典的笺注

汇评本，主要是诗人的评传和当代学者的理论著作。

记者：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杨雨：“枕边书”一定要是经典。因为只有经典

可以常读常新，无论何时你翻开来都会有新的感悟，

而且我理解的“枕边书”是在带有一点放松的状态下

的阅读，所以我的枕边书一般不会有理论性著作。

长篇小说和历史类书籍会是我的首选。经典的长篇

小说不仅情节动人、语言高妙，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的

挖掘、对社会的观察非常细腻深邃。其描写的时代

和人物或许有特殊性，但触及的价值观与人性往往

带有普遍性，总是能够让人在阅读的精神愉悦中去

反思人性与社会。历史类书籍对于我而言亦有类似

的阅读体验。当然，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而言，

历史类书籍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

学作品也是大有裨益的。

记者：有人称您打动观众的“杀手锏”是“以情动

人”。那么您在读书的过程，是否也在寻求或较为看

重“以情动人”的共鸣？

杨雨：首先，“以情动人”并非我刻意选择的一种

讲述“手段”，而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典

诗词原本就是以抒情为主旋律，并不以叙事和说理

见长。中国的抒情诗达到很高成就是世所公认的，

因而挖掘作品中蕴含的“情”的元素本来就是诗歌鉴

赏与研究的必要过程甚至是主要目的之一。

其次，“情”的本质相对比较稳定，不会随着时代

变化而发生本质变化。例如农耕时代的亲情、爱情、

友情与智能时代的亲情、爱情、友情在表述方式会存

在较大差异，即便在同一时代，个体与个体之间也会

存在表达形式上的区别，但情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

本改变。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述古典诗词中的“情”依

然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的原因。

我曾经和驻守在中国西北边疆的边防战士们一

起交流古代的战争诗歌，那些诗句和他们的情感甚

至生活状态依然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他们对战争

诗歌的理解几乎是一点就通，完全不存在理解上的

时空障碍。

同样道理，我们读山水田园诗歌，那些如诗如画

的场景在今天的很多地方依然可以经常遇见，依然

会让我们有悠然心会的快乐。尽管如今的通讯与交

通工具异常发达，但我们与亲人分离的时候依然会

伤感、会牵挂，“长相思”的情绪我们完全可以感同

身受。虽然智能时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甚至

很大程度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意识，但人生的时间和

空间的有限性从来不曾改变，以后也似乎不会有质

的改变。文学作品面对时空的反思与由此引起的情

绪激荡也就依然存在，人性面对永恒与短暂、面对无

限与有限所产生的种种情感甚至哲理的思考也都会

延续下去。这种与古人情感的高度一致性，是我们

亲近古典诗歌、理解古典诗歌、喜欢古典诗歌的基

础。当你理解了“情”的本质，你就会对情的表现形

式的种种变化有更清晰的把握，在“不变”中去体会

“变”的诗意与美感。我解析诗词的时候，其实也会

讲诗词背后的故事、历史，也会讲不同的艺术风格，

但更侧重于剖析“事”中的“情理”，因为每个人经历

的“事”都会有其特殊性，“情理”则是相通的。

最后，“以情动人”或许还是受众选择性接受的

结果。也就是说，在我讲述的事、情、理中，受众选

择性地对“情”这一部分产生了更深的印象。这恰好

证明，“情”本身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

记者：《红楼梦》是您读得最多的枕边书吗？能

否谈谈在反复重读的过程中，对书的理解和感悟有

什么变化？

杨雨：如果不从学术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谈的话，

那《红楼梦》大概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少女时代可能

读到的是风花雪月多愁善感，青年时代会有了对其

中某些人物个性的共鸣，年纪再大一点可能对其中

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元素感兴趣，中年时候会对其中

的“命运意识”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许多外国经典

长篇小说其实也类似，不同的年纪去读它，因为阅历

的增长、阅读经验的积累，收获到的智慧是层层深

入、不断叠加的。

所以我反复强调，虽然枕边书是在较为轻松的

状态下去阅读的，但因为它是你经常翻阅的书，对人

的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强烈建议枕边书一定要选

择经典，很多经典的可读性其实也是很强的。

记者：外语、哲学、古典文学等方面您都颇有成

就。这种开阔的视野和格局使您的阅读有什么不一

样吗？

杨雨：我在外语、哲学等方面谈不上什么成就，

只是有过相关求学经历，而且个人兴趣也确实比较

广而已。这种阅读兴趣比较广泛的特点，对我而言，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的视野更为开阔、文化心态更

为包容，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会尝试站在跨文化、

跨语言比较的角度、站在哲学审视的高度去反观文

学作品，于是常常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心得与体

会。之前我讲人性是相通的，其实不仅仅是古今相

通，我们会发现中西也有相通之处。我们关注文化

的差异性的同时，也会关注文化的相似性。这么说

吧，如果古典诗词是一座“山”，那么为了尽量避免

“横看成岭侧成峰”可能产生的偏见，不如走出“山”

外，站在更远更高更辽阔的平台再去反观这座

“山”，那一定会对这座“山”有更全面的认识。

此外，因为我有外语的求学背景，所以我还会有

意识地读原版著作，毕竟译著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

存在与原版的差异；我还会留出时间自己翻译一些

原版书籍。自己翻译相当于精读与再创作，对原著

的理解无疑会更加准确更加深刻。

记者：有哪本书对您影响比较大吗？

杨雨：每一本书都会有影响，读过的所有的书会

形成一种影响的“合力”，共同来塑造一个人的思想

体系和思维习惯甚至人生观。另外，我的职业身份

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研究成果是要经历比较漫长和

艰苦的阅读、思考的积累，以及常态化的创作，“一

时冲动”不能成就一个学者，“某一本书”或“几本

书”的阅读也不可能成就一个学者。

记者：作为大学教授，您会给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吗？

杨雨：我会给本专业学生推荐必读书目，但都是

专业性比较强的书籍，并非普及读物。除了古代文

学领域的专业书籍，也包括美学类、哲学类、历史

类、思想史一类的书籍。

记者：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杨雨：我读书有记笔记的习惯。专业书籍一般

是“精读”和“反复读”，非专业类书籍根据个人兴趣

和需要也许泛读也许精读，也许快读也许慢读。这

一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阅读习惯，不必趋同。我

出差比较多，旅程中喜欢带长篇小说，许多等待的时

间因为看书而显得容易度过一些。

记者：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杨雨：我最理想的阅读体验就是有比较长的安

静的时间读书，至于是在书房、是在咖啡厅、还是在

山间水畔读，这都不重要；是在阳光铺洒的午后还是

在华灯初上的夜晚或是晨曦出现的黎明，这也不重

要。“安静”并不是完全消泯了车声人声鸟鸣声。我

说的“安静”是指没有那些无休止的杂务来分心。安

静就是我最喜欢的阅读体验。

记者：您有读书计划吗？

杨雨：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除了根据自己的研

究进度有计划地阅读专业书籍之外，还会选择重读

年轻时代读过的经典，也会选择性阅读时代性比较

强的书籍。 据《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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